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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振聖事宗座憲令

堅振聖事宗座憲令
DIVINÆ CONSORTIUM NATURÆ
（Ordo Confirmationis 1971年）
人藉著基督的恩寵分享天主的本性，這與人自然生命的開始、成長和養育有些相似。信友在聖洗聖事中重生，賴堅振聖事得以堅強，最後在感恩禮（祭宴）中獲得永生食糧的滋養。這樣，他們藉著這三件基督徒入門聖事，日益得到天主生命的寶藏，並逐漸邁向完美的愛德。關於這事，有幾句話說得很正確：「洗滌身體，好使靈魂淨化；給身體傅油，好使靈魂被祝聖；給身體蓋上印記，好使靈魂變得堅強；在身體上覆手，好使靈魂得到聖神的光照；身體享用基督的聖體聖血，好使靈魂獲得天主的滋養
。」
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（以下簡稱梵二）自知身負牧民責任，所以特別關注這三件入門聖事，並決定修訂入門聖事的禮儀，務使信友更容易瞭解。《嬰孩聖洗禮典》已按梵二的訓令重新修訂，且照我們的指示出版，目前正在應用中，所以現在適宜出版《堅振聖事禮典》，以使基督徒入門（教）禮的一體性真確地顯示出來。
事實上，最近幾年，有關修訂堅振聖事慶典方式的工作，已有審慎的關注和研究。這項工作的目的是：「更清楚顯示出堅振聖事與整個基督徒入門（教）過程的密切關係
。」堅振聖事與其他入門聖事的聯繫之所以能更容易顯示出來，不但是因為這些聖事的儀式較為接近，也是由於施行堅振所用的行動和言語（經文）。故此，修訂堅振聖事禮儀的目的，就是要使施行這聖事的行動（儀式）和言語（經文）「能更清楚表達其意指的神聖事物，並盡可能使基督徒容易領略，好能完全地、主動地以適合的團體方式參與慶典
。」
為了達到上述目的，我們亦願意修訂堅振禮儀中，信友藉以領受天恩聖神的必要儀式（核心部份）。
新約說明聖神如何與基督一起，使祂完成默西亞的使命。耶穌接受若翰的洗禮時，看見聖神降臨在祂身上（參閱谷1:10），並與祂在一起（參閱若1:32）。祂由聖神引領，在聖神的鑒臨和協助下，從事默西亞的公開工作。祂在納匝肋教導當地人民時，指出依撒意亞所說的「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」這句話，就是指祂自己而言（參閱路4:17-21）。
以後，耶穌又許給門徒，派遣聖神幫助他們勇敢地為信仰作證，甚至在迫害者面前亦不懼怕（參閱路12:12）。祂在受難前夕曾向宗徒保證，祂將從父那裏派遣真理之神（參閱若15:26），「永遠」與他們同在（若14:16），幫助他們作祂的見證（參閱若15:26）。基督復活後，又再許諾聖神即將降臨：「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，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，為我作證人。」（宗1:8；參閱路24:49）
事實上，五旬節（聖神降臨節）那天，當宗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，以及門徒們聚集一起時，聖神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降臨在他們身上。他們都「充滿了聖神」（宗2:4），藉著天主的默感，開始宣講「天主的偉大事工」。伯多祿將降臨到宗徒身上的聖神視為默西亞時代的恩賜（參閱宗2:17-18）。以後，所有相信宗徒宣講而受洗的人，也都領受了「聖神的恩惠」（宗2:38）。從那時起，宗徒為實現基督的願望，藉著覆手，給新領洗者傳送聖神的恩惠，以完成聖洗的恩寵。為此，希伯來書把關於聖洗和覆手的道理，列為教導基督徒的基本教材（希6:2）。依照教會的傳統，覆手正確地被視為堅振聖事的開端，是以某種方式，在教會內永遠延續五旬節聖神降臨的恩寵。
由此可見堅振在入門聖事中的特殊重要性；信友「作為生活的基督的肢體，藉著聖洗、堅振和感恩（聖體）聖事，與基督結為一體，且與祂同化
。」在聖洗聖事中，新領洗者獲得罪赦、天主義子的名份和基督的印記（神印）；他們藉此印記成為教會的成員，並且首次成為救主司祭職的分享者（參閱伯前2:5,9）。在聖洗中重生的人，藉堅振聖事領受不可言喻的大恩：就是聖神自己，並充滿由聖神而來的特別力量
。再者，他們既領受了這件聖事的印記，便「更密切地與教會連結起來」
；同時「身為基督的真實證人，就更有義務以言以行，去宣揚和衛護信仰
。」最後，堅振和感恩（聖體）聖事的聯繫是如此密切
，使領受了聖洗和堅振的信友，藉著領受感恩（聖體）聖事而完全與基督結為一體
。
自古以來，在教會內，這賦予聖神恩惠的禮儀就有多種方式。這些儀式在東西方教會裏經歷過很多變化，但常保持著賦予聖神的含義。
在許多東方禮中，似乎很早就有專為賦予聖神的傅油禮（chrismation），當時這傅油禮尚未與洗禮清楚分開
。現在大部份東方禮教會仍繼續沿用這種傅油禮。
在西方，自古就有憑證，在基督徒入門（教）禮的其中一部份，後來被獨立地認為是堅振聖事。就是在施洗後、進食感恩祭宴（領聖體）前，會舉行一些儀式，如傅油、覆手和劃上印號
；這些儀式都在歷代禮儀文獻
和很多教父著作中有所記載。然而，在時代的演進中，關於何者確實是屬於堅振聖事的必要儀式，曾產生問題和疑惑。至少有些元素，值得一提的，是自十三世紀以來，在一些大公會議和教宗文獻中，曾說明傅油禮的重要性，但同時沒有忽略覆手禮。
我們的前任教宗依諾森三世（Innocent III）曾寫道：「在額上傅油指出（暗示）覆手的動作，稱為堅振，因為藉此賦予聖神，使人成長，給人力量
。」另一位前任教宗依諾森四世（Innocent IV）提及宗徒賦予聖神，是「藉著覆手，這覆手由堅振或在額上傅油所代表
。」在里昂第二屆大公會議中，宣讀了帕寮老谷（Michael Palaeologus）皇帝的信德誓辭；在這誓辭中提到堅振聖事，是「由主教藉覆手和傅油，給已受洗者施行的
。」翡冷翠大公會議所頒給阿美尼亞人的訓令聲稱：堅振聖事的「質料」（materia）是「橄欖油加香料製成的聖油」
；同時又引用宗徒大事錄中伯多祿和若望藉覆手賦予聖神的記述（參閱宗8:17），接著說：「教會就以（傅油）代替了覆手來施行堅振
。」特利騰大公會議雖然無意規定堅振的必要儀式，卻單以「堅振聖油」（solo nomine sacri Confirmationis chrismatis designat）
一詞便予以指明。教宗本篤十四世（Benedict XIV）宣稱：「在拉丁教會中，堅振聖事的施行，是用主教祝聖、混以香料的橄欖油——聖油，由聖事施行人在領堅振者額上劃十字聖號，同時該施行人誦念必要的經文（Verba formae）
。」
鑒於這些聲明和傳統，很多神學家主張，要有效地施行堅振，只需傅油，但傅油時要在額上覆手。儘管如此，拉丁教會的禮儀時常規定，在傅油前應給領堅振者覆手。
關於禮儀中賦予聖神的經文，該注意在早期教會中，伯多祿和若望為了完成撒瑪黎雅受洗者的入門（教）禮，曾為他們祈禱，以領受聖神，然後給他們覆手（參閱宗8:15-17）。在東方，四、五世紀時，在傅油禮中已出現「天恩聖神的印記」這字句的雛形
。這字句很快就被君士坦丁堡教會所採納，直到現在仍為拜占廷禮各教會所採用。
然而在西方，這為完成洗禮的儀式的經文，直到十二、三世紀，仍未確定。但在十二世紀的《羅馬主教禮書》中，首次出現以下經文：「我以十字聖號印在你身上，並以救恩的聖油堅強你。因父、及子、及聖神之名
。」這經文後來就被普遍採用了。
從我們以上所提及的，可以清楚看出東、西方教會雖以不同的方式施行堅振聖事，但都把傅油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而這傅油禮是在某種方式下代表著宗徒所行的覆手禮。由於這傅油禮適當地象徵聖神給與信友靈性上的傅油，且把聖神賜給信友，所以我們願意確定其存在和重要性。
關於施行堅振時所誦念的經文，我們曾審慎地研究過拉丁教會所用那端令人敬重的經文，但是我們決定優先選用屬於拜占廷禮那端極古老的經文，因為這經文表達出所恩賜的就是聖神自己，亦使人想起五旬節的聖神降臨（參閱宗2:1-4, 38），所以我們幾乎逐字逐句地採納了這經文。
故此，為了使堅振禮儀的修訂能合適地包括該聖事禮儀的必要儀式，我們以最高的宗座權威宣佈並制定在拉丁教會中，將來應遵守以下做法：
堅振聖事的施行是在額上傅聖油，傅油時該覆手，同時誦念以下經文：「請藉此印記，領受天恩聖神。」
然而，傅油禮前為領堅振者所行的覆手禮，及同時誦念的禱詞，縱使不是堅振禮儀的必要儀式，但仍被視為十分重要，因為它使堅振聖事的禮儀更為完整，也使人更透徹瞭解這聖事的意義。很明顯，這次較先的覆手與其後在額上傅聖油時的覆手，是有分別的。
我們確定和宣佈了所有關於堅振聖事禮儀的要素後，我們也以我們的宗座權威批准這件聖事的禮典。這禮典由聖禮部修訂，修訂前也曾與信理部、聖事紀律部和萬民福音傳播部，就其各部所屬事項，互相磋商。載有新的堅振禮儀之拉丁版禮典在出版日起立刻生效。該禮典的本地語言版由各國主教團預備和批准，在經宗座確認後，於個別主教團所規定的日期生效。舊禮典可用至一九七二年底，但自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開始，只可採用新禮施行堅振聖事。
我們願意我們所制定和規定的一切，在拉丁教會中必須切實和有效地執行；而我們前任教宗所頒佈的有關宗座憲令和法令，以及其他值得提及的規定，與本禮典牴觸時，一概無效。
一九七一年，我們就宗座職第九年，八月十五日聖母蒙召升天節，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。教宗保祿六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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